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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宋之际武将傅忠信的政治抉择与个人命运
———兼论南宋川陕战区武将的婚姻与交际网络

刘　 缙

[摘　 要] 　 两宋之际金兵南下引发社会动荡ꎬ身处乱世的普通人不得不作出选择ꎬ以实际行

动改变自身命运ꎮ 傅忠信本是关中平民ꎬ在金兵入侵陕西时被迫从军反抗ꎬ又因缘际会先后效力

于金和伪齐政权ꎻ绍兴和议后归于南宋ꎬ隶属吴玠麾下ꎬ并在宋金战争中屡立战功ꎬ成为川陕战区

的重要将领ꎮ 待到战事平息ꎬ傅忠信转任荆湖南路等地武职ꎬ后因完颜亮南侵而重回川陕战场ꎬ最
终卒于洋州任上ꎮ 受傅忠信影响ꎬ其子嗣也多在军中任职ꎬ并与川陕武将形成多重婚姻关系ꎬ体现

出这一地区特殊的军政关系网络ꎮ 或许是受开禧年间吴曦叛乱影响ꎬ傅忠信等与吴氏家族关系密

切的武臣在史书中集体“失语”ꎮ 傅忠信及其子嗣的人生经历很好地关联起宋金和战、地方军事

集团、政局变迁等诸多问题ꎬ构成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补白ꎮ
[关键词] 　 两宋之际ꎻ 傅忠信ꎻ 墓志ꎻ 政治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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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两宋之际的十余年间ꎬ政局动荡、战乱频仍ꎬ在政治与社会的剧烈变动下ꎬ时人大多经历了家国疮

痍、亲族离散之苦ꎮ 然而传统史学往往关注宋金和战、中枢政局、思想转型等重大议题ꎬ对时代洪流裹

挟下普通人的个体生命则有所忽视ꎮ①个体生命发展进程中ꎬ社会与历史的变迁暗含其内ꎬ经济、政治

和文化的影响亦相互交织ꎮ 透过对“个体”的研究ꎬ借助微观视角ꎬ我们可以更加透彻地了解宏大叙

事下的历史细节ꎬ由此自下而上去认识和理解历史中的人和事ꎮ 两宋之交傅忠信的人生恰好为我们

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ꎮ
傅忠信原籍陕西ꎬ出生于北宋崇宁四年(１１０５)ꎬ他本是一介平民ꎬ在时代大潮裹挟下被迫从军ꎬ

有过两宋之际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ꎬ又先后效力于金、伪齐、南宋三个政权ꎬ最终官至知洋州兼管内安

抚使、沿边都巡检使ꎬ其经历复杂、命运多舛ꎮ②他的身份正好介于常人与英雄之间ꎬ人生履历则契合

家庭、国家、天下之间的“中间人”角色ꎮ③本文尝试将傅忠信的一生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全局视野之下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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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起他的仕途、婚姻、子嗣、交游等各种场景ꎬ力求揭示出两宋之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下ꎬ在时局

变迁及国家权力交织作用之中ꎬ一位“中间人”的生命轨迹ꎮ

一、南宋初年的陕西战事与傅忠信的起家

南宋建炎元年(金天会五年ꎬ１１２７)十二月ꎬ金军分三路全面攻宋ꎬ其中娄室率西路军进攻陕西诸

路ꎬ关中大地硝烟四起ꎮ «金史»记载:“宗翰往洛阳ꎬ使娄室取陕西ꎬ败宋将范致虚军ꎬ下同、华二州ꎬ
克京兆府ꎬ获宋制置使傅亮ꎬ遂克凤翔ꎮ”①面对如此紧迫的局势ꎬ当时南宋在陕西地区的军事部署却

十分混乱ꎮ 尽管宋廷以龙图阁待制王庶“节制陕西六路军马”②ꎬ但是宋军内部矛盾重重ꎬ“诸帅方互

结仇怨ꎬ不肯相援ꎬ人心皇皇”③ꎮ 金兵利用宋军的措置失序ꎬ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ꎬ在陕西一带攻城

略地ꎬ所向披靡ꎮ
如果不是金兵南下灭亡北宋ꎬ偶发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原来的人生轨迹ꎬ傅忠信大概会与父辈一般

“隐晦不仕”ꎬ在陕西乡间度过平淡的一生ꎮ 但英雄注定不凡ꎬ他幼年即有异象ꎬ“公儿时戏道旁ꎬ一黄

冠目之良久”ꎬ对他父亲说“儿有好相ꎬ宜善视之”ꎮ 成年后的傅忠信行事洒脱、性情不羁ꎬ“倜傥有大

志ꎬ不事绳检”ꎮ 如果换一种理解ꎬ我们或可认为他长大后ꎬ并不安心于农事ꎬ亦不愿意受到规矩的约

束ꎬ颇有关中豪侠之风ꎮ④

北宋时关中地区已经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ꎬ但毕竟是数百年汉唐故都ꎬ还是遗留了诸多旧俗ꎮ 北

宋士人对此多有印象ꎬ如时人常谓“长安故都ꎬ举人及衣冠子弟甚众ꎬ多恃荫无赖ꎬ恣为凶狠”⑤ꎬ“长安

故都ꎬ衣冠子弟多豪恶”⑥ꎮ 尤其是宋仁宗宝元、康定之后ꎬ宋夏战事再启ꎬ陕西作为边境地区ꎬ民间尚

武之风更甚ꎮ 张子立知华州时ꎬ就有评价:“三峰密迩京兆ꎬ俗尚豪劲ꎬ向之为郡者ꎬ率以严刻ꎮ”⑦傅忠

信成长于如此社会风气之下ꎬ或许早有不甘平庸之志ꎮ
不过ꎬ虽然宋人有“西兵骁勇”的印象⑧ꎬ陕西一带也是名将辈出ꎬ但这些武将多是居住于边境地

区的蕃汉人等ꎬ关中人想要从军建功立业ꎬ仍颇为不易ꎮ 如宋仁宗时期的武功(今陕西武功县)人苏

昕ꎬ“性强果勇迈ꎬ少而不羁”ꎬ颇与傅忠信相类ꎮ 当时宋军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ꎬ国防形势紧

张ꎬ苏昕认为“智者尽其谋ꎬ勇者奋其力ꎬ则兵可强ꎬ敌可灭ꎮ 于是学孙武兵法ꎬ略究其义ꎬ而尤长于刺

射之伎”ꎮ 但随着庆历和议的签订ꎬ大规模战争宣告结束ꎬ苏昕还没来得及施展才能ꎬ就不得不“退养

于家”ꎬ只能平时偶尔“跃马戏剑以自娱ꎬ视不忘其志也”ꎮ⑨ 究其缘由ꎬ北宋中期以后出于国防需要ꎬ
鼓励西北边境地区的居民从军卫国ꎬ这间接造就了一批武将的崛起ꎮ 但属于“近里”的关中一带􀃊􀁉􀁒ꎬ仍
然需要维系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􀃊􀁉􀁓ꎬ保持内部的稳定与平衡ꎬ万万不能允许“崇武”现象的存在ꎮ 因

而ꎬ傅忠信原本的人生很可能和苏昕类似ꎬ与科举之路渐行渐远ꎬ也无缘在疆场建功立业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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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此时的傅忠信尚未婚娶①ꎬ本来如他一般不安现状的豪侠之士ꎬ在崇尚科举的社会大背景下ꎬ很
难得到乡里的青睐ꎮ② 然而ꎬ这种局面很快就被打破ꎬ属于他的人生机遇陡然出现ꎮ 尽管居住于相对

封闭的关中一带ꎬ但前一年金兵南下、京城沦陷、二帝北迁的消息ꎬ傅忠信应当已经知晓ꎻ与此同时ꎬ新
帝赵构已在当年五月登基ꎬ并改元“建炎”③ꎬ此时改元的消息已经传到陕西④ꎮ 更重要的是ꎬ两年前波

及河北、河南、山西一带的战火ꎬ也即将席卷三秦大地ꎮ
建炎元年十二月十三日ꎬ娄室率金兵自龙门渡过黄河ꎬ向陕西发起进攻ꎮ 宋军沿河安抚使曲方年

事已高ꎬ统兵驻扎于韩城(今陕西韩城)ꎬ“日以饮酒蹴鞠为事ꎬ未尝治军”ꎮ 直至金兵已经渡河成功ꎬ距
韩城仅有四里之遥ꎬ他方才知晓ꎬ“乃拥兵遁走”ꎬ将关中东部完全暴露于金兵的铁蹄之下ꎮ 十九日ꎬ金兵

到达同州(今陕西大荔)附近ꎬ城内一片混乱ꎬ“人心已动不安”ꎬ“同州通判及知县众官皆走”ꎮ⑤

面对金兵的侵扰ꎬ傅忠信带着家人随同逃难人群进入南部的华山山区ꎬ“吏民走南山深谷间ꎬ公
扶携老稚与俱”ꎮ 不久ꎬ金兵游骑到此劫掠ꎬ他挺身而出保护乡民ꎬ以弓箭将其逼退ꎮ 残余金兵威胁

道:“明日众至ꎬ杀尔曹无遗育ꎮ”此时人性的丑恶暴露无遗ꎬ“众皆尤公曰:‘寇至ꎬ先絷尔以赎ꎮ’”迫
于无奈ꎬ傅忠信只得带着家人离开避难之处ꎮ 结果次日“谷口生聚悉为虏所擒”ꎬ傅氏一家反而幸免

于难ꎬ可谓因祸得福ꎮ 但是逃难途中也充满艰险ꎬ«傅公墓铭»中便记载了惊险的一幕:“时公伏莽间ꎬ
见二十余骑ꎮ 一骑驰至公所ꎬ将射之ꎮ 公绐以病ꎬ骑颇易之ꎮ 公度骑将近ꎬ拔枪刺之ꎬ因阳言呼西山兵

曰:‘虏骑单弱ꎬ宜共擒之ꎮ’余骑出不意ꎬ遁去ꎮ”他的英勇行为得到逃难民众的一致推崇ꎬ“众服其勇

果ꎬ且德公之救己ꎬ遂相与罗拜ꎬ推为首长”ꎮ 接下来ꎬ傅忠信便组织难民中熟悉水性者横渡渭河ꎬ不
断展开小规模的战术袭扰ꎬ“昼设伏邀其游骑ꎬ夜纵火燎其柴栅ꎬ擒馘无虚日”ꎮ 金兵苦不堪言ꎬ对其

颇为忌惮ꎬ不敢南渡ꎬ“民安穑事ꎬ沛然如平时”ꎮ 傅忠信一战成名ꎬ此次军事行动不仅彰显了他出众

的指挥才能与军事素质ꎬ同时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关中地区的军政形势ꎬ金人由于兵力有限ꎬ暂时无力

控制渭河以南的广大区域ꎮ
娄室率军攻入关中后ꎬ充分发挥金人“风行电举ꎬ兵无留难”的优势⑥ꎬ由东而西所向披靡ꎬ先后攻

占同州、华州(今陕西华州)、京兆府(今陕西西安)、凤翔府(今陕西凤翔)等地ꎮ “金兵自入陕西ꎬ所
过城邑辄下ꎬ未尝有迎敌者”⑦ꎬ直至试图进攻泾原、熙河二路时战局才告不利ꎬ“娄宿至秦州ꎬ熙河偏

将刘惟辅杀其帅黑峰大王ꎬ娄宿遁走”ꎮ 再加上各地民众自发组织抵抗武装ꎬ令金兵有孤军深入的危

险ꎬ“金人至巩ꎬ以深入有后忧”⑧ꎬ特别是在咸阳“望渭河南义兵满野”ꎬ不得不向关中东部做战略转

移ꎮ 金兵以一部北上鄜延ꎬ“攻康定ꎬ围龙坊”ꎬ时任鄜延经略使王庶急忙对金兵进行防御和堵截ꎬ“金
人遂去”ꎬ回师同、华一带驻扎ꎬ并“盘礴于冯翊河中ꎬ据浮桥以通往来”⑨ꎬ这一部署对渭河南岸的南宋

军民产生极大的心理威慑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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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未到“笄年”ꎬ按照常理推测ꎬ她应该还未嫁给傅忠信ꎮ

周谓墓志称“其先自蜀徙雍ꎬ世以文学登膴仕ꎬ为长安望族”ꎬ说明关中一带与北宋整个社会风气保持一致ꎬ仍然崇尚文学科举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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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“西北俗尚强悍ꎬ今遭敌兵侵掠ꎬ人思用命ꎬ皆有斗志ꎮ”①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之下ꎬ傅忠信组织民

兵北渡渭河ꎬ对留守金兵进行小规模的不间断袭扰ꎬ令逃难的关中父老产生很强的安全感ꎮ 再加上此

时已是盛夏时节ꎬ“胡骑非利之时ꎬ又连败我师”②ꎬ因此进攻陕西的金兵“占据同华ꎬ畏暑休兵”③ꎮ 与

此同时ꎬ宋军方面李彦仙又夺回陕州(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)④ꎬ金兵面临被切断后路的危险ꎬ娄室或

是因此无意南渡渭河ꎬ不久便率军经河东路撤军ꎮ⑤ 随着陕西地区战事暂时平息ꎬ时任泾原路主帅的

曲端以“虏已过河归国ꎬ农务不可失时ꎬ乃尽散渭河以南义兵”⑥ꎮ 在之前战斗中刚刚展现出军事才能

的傅忠信ꎬ马上面临继续回乡务农的窘境ꎮ
恰在此时ꎬ驻守华州的李师忠向他伸出了橄榄枝ꎬ“时李师忠守华州ꎬ使人召至ꎬ与语ꎬ喜甚”ꎮ 李

师忠也是平民百姓出身ꎬ在两宋之交复杂紧张军事形势下发迹ꎬ“宋建炎初以白丁守华州ꎬ积官至忠

州团练使”⑦ꎮ 他亦急于发展自己的势力ꎬ遂很快将傅忠信的履历上报ꎬ“即请于经制司ꎬ假公忠翊郎ꎬ
领所部如故ꎬ且委公以攻守事”ꎮ 其时鄜延路经略使王庶“升龙图阁待制ꎬ节制陕西六路军马”⑧ꎬ此处

“请于节制司”ꎬ应该就是向王庶请求封赏ꎮ 王庶正计划趁金兵东还之机ꎬ集合泾原、环庆两路宋军发

动突袭ꎬ“以金人重载ꎬ可尾袭取胜ꎬ移文两路ꎬ各大举协力更战”⑨ꎮ 因此ꎬ为积极拉拢关中民众自发

组织的“义兵”ꎬ王庶对李师忠的要求当然很快应允ꎮ
虽然傅忠信此次仅得到“忠翊郎”的寄禄阶ꎬ但此衔毕竟属于正九品的小使臣序列􀃊􀁉􀁒ꎬ意味着他摆

脱了白身ꎬ获得了官员的身份标识ꎬ实现了自我与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ꎮ 这也侧面印证了在紧迫的军

事环境之下ꎬ南宋君臣“借用假官”来处理武官选任事务的“非常规”手段ꎮ􀃊􀁉􀁓 不过ꎬ对自小生长于乡

间的傅忠信来说ꎬ他更在意的是获得官员身份ꎬ而不怎么关心此类官职的类别ꎬ很快政局的变动也将

为他提供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ꎮ
建炎二年(金天会六年ꎬ１１２８)七月ꎬ金廷决议再次伐宋ꎬ但在进攻方向的选择上产生激烈争论ꎬ

“河北、河东诸将议不决ꎬ或欲先定河北ꎬ或欲先平陕西ꎬ太宗两用其策”􀃊􀁉􀁔ꎮ 西路军主帅完颜宗翰指

出:“初与夏约夹攻宋人ꎬ而夏人弗应ꎮ 而耶律大石在西北ꎬ交通西夏ꎮ 吾舍陕西而会师河北ꎬ彼必谓

我有急难ꎮ 河北不足虞ꎬ宜先事陕西ꎬ略定五路ꎬ既弱西夏ꎬ然后取宋ꎮ”受此影响ꎬ金太宗也认为“陕
右之地ꎬ亦未可置而不取”ꎮ􀃊􀁉􀁕 在金太宗的支持下ꎬ完颜宗翰遂“命娄室、蒲察专事陕西ꎬ以婆卢火、绳
果监战”􀃊􀁉􀁖ꎮ

同年八月ꎬ娄室大军再次攻入陕西ꎬ“败宋兵于华州ꎬ讹特剌破敌于渭水ꎬ遂取下邽”􀃊􀁉􀁗ꎬ后转而以

主力北上攻打鄜延、麟府二路􀃊􀁉􀁘ꎮ 关中东部的同、华一带还有部分金兵留驻ꎬ傅忠信便设计袭击这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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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军ꎬ“设奇击破金人大寨于粟邑ꎬ生获酋首”ꎬ杀掉了金国任命的地方长官“孛堇”①ꎮ 当时南宋正规

军与金兵的战斗胜少败多ꎬ特别是刘光烈同州战败后ꎬ“官军见金人ꎬ则退怯矣”ꎮ② 所以ꎬ傅忠信取得

的此次胜利ꎬ很是鼓舞当时南宋军民的抗金信心ꎬ“有司闻于朝ꎬ真授保义郎”ꎮ 他终因军赏补官进

阶ꎬ脱离了“假官”的范畴ꎮ
建炎三年(金天会七年ꎬ１１２９)ꎬ陕西节制使王庶因失陷延安之事被罢官ꎬ徽猷阁直学士、知庆阳

府王似继任其职ꎮ③ 刚刚走马上任的王似④ꎬ对麾下将领多有鼓励ꎬ而惯于采用袭扰战术的傅忠信ꎬ因
为接连取得战绩ꎬ“以功累转忠训郎ꎬ为后军统领”ꎮ “初ꎬ渡江后ꎬ大军又有统制、同统制、副统制、统
领、同统领、副统领􀆺􀆺皆偏裨也ꎮ 旧制ꎬ准备将而上ꎬ皆主帅升差ꎬ仍先申枢密院审察ꎮ”⑤此次傅忠

信不仅从保义郎到忠训郎转官一阶ꎬ还得到了后军统领这一重要军职ꎮ 按照规定ꎬ他的任职不再是简

单由陕西地方官来完成ꎬ而必须经过枢密院的审核备案ꎬ这意味着他正式解决了职阙问题ꎬ有了统兵

差遣ꎬ算得上从军有成ꎮ 但是ꎬ傅忠信的军事才能和快速升迁也令他遭到同僚的嫉妒ꎬ“时李师忠颇

恣横ꎬ有造飞语谮公于其侧者ꎮ 公惧不免ꎬ亟归和尚原ꎬ从太师吴公ꎬ夜扶怙恃亡去”ꎮ 为避免遭遇不

测ꎬ他计划逃往和尚原(今陕西宝鸡西南)ꎬ投奔南宋名将吴玠ꎮ
建炎四年(金天会八年ꎬ１１３０)九月ꎬ时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不顾众人反对ꎬ“合五路之师以复

永兴”⑥ꎮ 适逢金廷以“娄室所下陕西城邑辄叛”ꎬ诸将商议:“前讨宋ꎬ故分西师合于东军ꎬ而陕西五

路兵力雄劲ꎬ当并力攻取ꎮ”⑦完颜宗辅遂为右副元帅ꎬ“总陕西征伐”⑧ꎮ 双方大战于富平(今陕西富

平)ꎬ宋军败绩ꎬ“五路皆陷ꎬ巴蜀大震ꎮ (吴)玠收散卒保散关东和尚原ꎬ积粟缮兵ꎬ列栅为死守计”⑨ꎮ
由此推算ꎬ傅忠信受到李师忠的猜忌ꎬ投奔吴玠已在建炎四年九月之后ꎮ 当时关中东部一带已然被金

兵控制ꎬ李师忠很可能业已投降金人ꎬ此时的傅忠信也为形势所逼被迫归降ꎮ 后来又因李师忠猜忌ꎬ
为免遭不测ꎬ所以傅忠信计划逃奔南宋ꎬ转投吴玠麾下ꎮ 尽管有人提前通风报信ꎬ他们的流亡之路也

并不顺利ꎮ 也许年迈的父母影响了行进速度ꎬ傅忠信一家还是被李师忠所遣兵士追及ꎮ 好在傅忠信

平日对士卒颇为体恤照顾ꎬ“素得其欢心ꎮ 至是ꎬ追将及ꎬ公善道之ꎬ众皆释去”ꎮ 他揣测李师忠会增

派追兵ꎬ于是“桴载二亲ꎬ宵济涉渭ꎬ则追兵已在南岸矣”ꎮ 不幸的是ꎬ他们全家仍未能逃出金人的控

制范围ꎬ傅忠信被迫在金廷任命的统领王直道麾下任职ꎬ“公壹郁不得去”ꎮ
转机出现在伪齐政权将关中纳入统治范围之后ꎮ 建炎四年九月ꎬ金太宗下令“立刘豫为大齐皇

帝ꎬ世修子礼ꎬ都大名府”􀃊􀁉􀁒ꎮ 次年二月ꎬ金军“左副元帅宗维既得关中地ꎬ遂悉割以予伪齐”􀃊􀁉􀁓ꎮ 伪齐

阜昌三年(南宋绍兴三年、金天会十一年ꎬ１１３３)ꎬ刘豫命其堂弟刘益出镇京兆府ꎮ 刘益可算是伪齐政

权中少有的具备一定才能的“皇族”ꎬ他“轻财好施ꎬ礼贤下士ꎬ与卒同甘苦ꎬ颇有远略”􀃊􀁉􀁔ꎬ亦对南宋有

一定程度的好感􀃊􀁉􀁕ꎮ 刘益到达长安后ꎬ对傅忠信青睐有加ꎬ他也因此得到快速升迁ꎬ“累官至中卫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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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、成州团练使”ꎮ 然而ꎬ对于一直怀念大宋的傅忠信来说ꎬ高官厚禄并未能让他忘记初衷ꎬ“公是时

官日高、望日重ꎬ使嗜利忘义者得之ꎬ不啻便足ꎬ惟公雅意本朝”ꎮ 很快ꎬ时局的变化令他再次回到大

宋的怀抱ꎮ

二、归宋后傅忠信的人生轨迹与境遇

南宋绍兴八年(金天眷元年ꎬ１１３８)八月ꎬ在完颜宗磐、完颜昌(挞懒)等人力主下ꎬ金“以河南地与

宋”①ꎬ次年三月双方在东京完成了地界交割ꎮ② 宋高宗对于重新归宋的陕西武将ꎬ采取了比较宽容的

态度:“应陕西掌兵官ꎬ昨缘抚御失宜ꎬ致有离散ꎬ非其本心ꎮ 今来既已归还ꎬ各仰安职ꎮ”③在这样的政

治背景下ꎬ傅忠信以往的经历对其在宋仕途也不会有太多负面影响ꎮ 不过ꎬ这一批原宋方降金武将ꎬ
宋廷或多或少还是存在疑虑ꎬ宋高宗就对秦桧说:“陕西诸将既叛复来ꎬ缓急金人败盟ꎬ难以责任ꎮ 朕

谓中原尚可从容图治ꎬ至如陕西五路ꎬ劲兵良将所出ꎬ他时当用腹心之臣可也ꎮ”④此时恰好发生慕容

洧叛乱事件ꎬ为傅忠信提供了证明自己忠于大宋的机会ꎮ
慕容洧本是宋军番将ꎬ富平之败后张浚处死曲端和赵哲ꎬ导致宋将“人人自危”ꎬ慕容洧遂“以环

州叛附于西夏”ꎬ后又投降金国ꎬ官至熙河路经略使ꎮ⑤ 史书记载ꎬ宋金天眷和议后ꎬ慕容洧认为自己

无颜复归南宋ꎬ遂再次叛入西夏ꎬ“居西夏、青唐两界之间ꎬ有众数千”ꎮ 他时常率众骚扰南宋刚收复

的陕西边境ꎬ此次入寇环州(今甘肃环县)ꎬ“经略使赵彬追及与战ꎬ泾原经略使张中彦率兵援之ꎬ洧败

走ꎬ其众多降”ꎮ⑥

«傅公墓铭»对此次战事的描述有所不同ꎮ 当时慕容洧入侵使得关辅震动ꎬ环庆主帅赵彬求援ꎬ
“时张中孚节制陕西诸路”ꎬ商议派遣何人前往ꎬ傅忠信“越众请行”ꎬ誓言曰:“今日再见天日ꎬ正当效

死以报国ꎮ”于是张中孚命他“节制永兴军路军马ꎬ往应援”ꎬ最终大败西夏军ꎬ“公之名震于陕右矣”ꎮ
据此ꎬ前去协助赵彬平叛的是傅忠信ꎬ并非张中彦ꎮ 但有关慕容洧之乱的传世史料中ꎬ并未出现傅忠

信的记载ꎬ“熙河经略使慕洧谋入夏ꎬ将窥关、陕ꎬ(张)中彦与环庆赵彬会两路兵讨之ꎬ洧败入于

夏”⑦ꎮ 只有志文将他提升为“主角”ꎬ难道是当时陕西军政首脑刻意抹杀了他的功绩?
其实不然ꎬ«三朝北盟会编»及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»都明确记载慕容洧之叛发生在绍兴九年

(１１３９)正月⑧ꎮ 志文称陕西诸将商议出兵之时ꎬ“张中孚节制陕西诸路”ꎬ但当年四月宋高宗才下诏:
“张中孚为检校太保、宁国军节度使ꎬ知永兴军ꎬ节制陕西诸路军马ꎮ”⑨也就是说叛乱发生时ꎬ张中孚

并无“节制陕西诸路”的权力ꎮ 志文所述与史实不符ꎬ不得不让人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ꎮ
傅忠信墓志撰写于乾道元年(１１６５)ꎬ上距绍兴九年已然近三十年之遥ꎬ其中当事人赵彬卒于绍

兴十年(１１４０)􀃊􀁉􀁒ꎬ张中孚、张中彦后又北归金国ꎬ张中孚卒于贞元三年(１１５５)ꎬ张中彦卒年肯定还要

晚ꎮ􀃊􀁉􀁓 可以说整个平定慕容洧之乱的当事人或不生活在南宋境内ꎬ或已不在人世ꎬ事件原貌对乾道年

间人来说业已非常陌生ꎬ难以探知究竟ꎮ 况且傅忠信墓志一直试图塑造他“誓为我宋纯臣”的形象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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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赵彬、张中孚这类“鲜有全操”的叛宋旧臣ꎬ只能成为傅忠信为大宋而战之事件的配角ꎮ 所以我们

有理由相信ꎬ绍兴九年在平定慕容洧之乱的过程中ꎬ傅忠信作为张中彦的部将ꎬ曾前去环庆路平叛并

立下些许战功ꎬ但他肯定不是此次军事行动的主帅ꎬ墓志对他的作用明显有所夸大ꎮ
在当时陕西复杂的军政环境下ꎬ南宋君臣迫于情势ꎬ不得不将再度归宋的陕西武将群体予以留

任ꎬ但又存在一定程度的猜忌ꎮ 吕颐浩指出:“金人无故归地ꎬ其必有意ꎬ臣计五路ꎬ元系张中孚、中
彦、慕容洧之徒为帅ꎬ今必仍旧ꎮ 然皆久据一方ꎬ敌亦难令ꎬ当谕以德意ꎬ许之久任ꎬ庶不致疑ꎮ”①因

此ꎬ奉宋高宗之命“往陕西宣谕德意”的签书枢密院事楼炤到达长安后②ꎬ自然会对如傅忠信这般忠于

大宋的武将有所青睐ꎬ“素善其能ꎬ升永兴军路马步军副总管、知镇戎军”ꎮ 而次年再起的宋金战事ꎬ
也印证了他对南宋政权的赤诚之心ꎮ

绍兴九年(金天眷二年ꎬ１１３９)七月到八月ꎬ力主与南宋议和的完颜宗磐、完颜宗隽和完颜昌(挞
懒)先后被处死ꎬ其实已经预示金廷即将撕毁此次和议ꎮ 次年五月ꎬ金熙宗“诏元帅府复取河南、陕西

地􀆺􀆺命都元帅宗弼以兵自黎阳趋汴ꎬ右监军撒离合出河中趋陕西”③ꎮ 撒离合率军自河中府(今山

西永济)渡河ꎬ“疾驰二百五十里ꎬ趋永兴军ꎮ 陕西州县伪官ꎬ所至迎降”④ꎮ 当时南宋驻守永兴军(今
陕西西安)的郝远不战而降ꎬ“关中震动ꎮ 钤辖傅忠信、卢仕闵不从ꎬ斩关以出”ꎮ⑤ «傅公墓铭»对此

事描述更为详细:“公知其谋ꎬ奋然告诫诸将ꎬ谕以忠义ꎬ得三千人ꎬ老稚两万余ꎮ 夜攻郝远ꎬ巷战斩

关ꎬ夺门出长安城ꎮ 郝远翼日会阿里孛堇万余骑追公ꎬ接战于百塔寺ꎬ败之ꎮ”百塔寺在“楩梓谷口”⑥ꎬ
已是长安城南的秦岭山下ꎬ傅忠信等人“既达南山ꎬ屯守要害ꎬ遂请命于宣抚胡公”ꎮ 他们逃至终南山

下后ꎬ即着手联系当时陕西宣抚副使胡世将ꎮ
同年九月ꎬ宋高宗下令枢密直学士、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抚制置使、知成都府胡世将为宝文

阁学士、川陕宣抚副使ꎬ“置司河池ꎬ诸路并听节制”⑦ꎮ 金人再攻陕西ꎬ“蜀兵既分ꎬ声援几绝”⑧ꎬ暂降

南宋的原伪齐诸将也纷纷叛变ꎮ 在如此不利局面下ꎬ傅忠信等主动脱离金方回归大宋ꎬ肯定令南宋君

臣欣喜万分ꎬ“傅忠信等夺长安门不顺金者ꎬ先与转行五官”⑨ꎮ 不过ꎬ刚刚逃出长安城的他们ꎬ因派出

联络胡世将的信使尚未返回ꎬ还暂时无法得知朝廷对他们的封赏ꎮ
此刻ꎬ傅忠信麾下数千军士ꎬ便是关中东部尚存的少数忠于南宋的武装力量ꎮ 在敌我力量众寡分

明的情形下ꎬ他再次发挥自己善于机动作战的优势ꎬ多次对金兵进行主动出击ꎮ «傅公墓铭»记载:
“金人掠渭南ꎬ公与战于羊谷ꎬ又战于休都谷ꎬ斩酋长叱周等四人ꎬ俘囚千计ꎮ 余遣还ꎬ众手膜额拜而

去ꎮ 谍者告虏人置大寨于猷河川ꎬ公统兵中夜攻破ꎬ虏不能军ꎬ溃走ꎮ”大概是因为傅忠信一直以袭扰

的方式作战ꎬ使得关中金将对他有所轻视ꎬ“公夜过华州ꎬ伪守庞迪恃城中有□ꎬ呼于堞曰:‘鼠辈ꎬ昼
伏夜动ꎮ’公怒ꎬ翼日合兵数千人出战ꎮ 公鼓而前ꎬ使骁锐数百人持斧逆击ꎬ贼几歼焉ꎬ迪弃甲易服ꎬ仅
以身入城”ꎮ 传世史料对此事也有记载:“永兴军钤辖傅忠信等与金人战于华阴县ꎬ败之ꎮ”􀃊􀁉􀁒然而就在

城破之际ꎬ“王经略以宣抚令召公如终南议事ꎬ公解去”ꎮ 这究竟是为何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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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十年的宋金陕西之役ꎬ南宋在经历初期的慌乱后ꎬ很快就组织起有效抵抗ꎬ在胡世将、吴璘等

人的统筹下ꎬ宋军逐渐转为进攻态势ꎬ“复秦州及陕右诸郡”ꎮ① 七月间ꎬ时任权永兴军路经略安抚副

使王俊率军收复关中西部的兴平(今陕西兴平)、武功等地ꎬ部下统领官辛镇更是直抵“长安西南白塔

寺ꎬ与金贼交锋ꎬ追到长安城下”ꎮ②

正当前线战事进展顺利之时ꎬ宋高宗给宣抚副使胡世将亲下御札ꎬ指示陕西一带将士ꎬ“正当兼容ꎬ
有仗义自奋者ꎬ优奖之ꎬ以励其余”ꎮ 当时王俊率军在盩厔(今陕西周至)立寨ꎬ“牵制敌势”ꎬ依胡世将奏

折ꎬ前线南宋指挥官对所谓曾受伪命者ꎬ“并许收使ꎬ如能立功ꎬ就上超转”ꎬ“总管傅忠信”赫然在招抚名

单内ꎮ③ 以此看来ꎬ正是由于南宋正规军已经到达长安附近ꎬ并对不愿附金的“忠义之士”进行招徕ꎬ傅
忠信急于回归“大宋”旗帜之下ꎬ这才撤离唾手可得的华州ꎬ奔赴宋军驻地ꎮ

就在傅忠信奔赴南宋营寨的途中ꎬ他再次遭到金兵突袭ꎬ“金人谍知ꎬ以数千骑邀截我师ꎮ 时统

制张宝为前锋ꎬ与战ꎬ少却ꎮ 公驰赴之ꎬ众大呼曰:‘公至矣!’敌愕然ꎬ公率数十骑横击之ꎬ敌溃”ꎮ 传

世史料的记载稍有不同:“金人遣兵袭永兴军兵马钤辖傅忠信于华州之山寨ꎬ忠信率将官卢士闵、张
宝拒破之ꎮ 时以忠信等自拔来归ꎬ各进三官ꎮ 忠信领华州观察使ꎬ士闵遥郡刺史ꎬ宝阁门宣赞舍人ꎮ”
此处所记官职与墓志相同ꎬ李心传用小字注解:“忠信等迁官ꎬ«日历»不载ꎬ林待聘«外制集»有之ꎮ
«日历»今年七月己未奏捷ꎬ不知何时迁官ꎬ或即胡世将便宜所授也ꎮ”④或许傅忠信的差遣来自胡世将

的“便宜”之举ꎬ而等到他的功绩报至南宋朝廷ꎬ宋高宗下令奖赏ꎬ将他的阶官迁转五阶ꎬ并正式承认

了他的差遣之任命ꎬ“协忠大夫、华州观察使ꎬ赐真俸”ꎮ 按照之前他在李师忠麾下任忠训郎的阶官计

算ꎬ至协忠大夫恰是五阶ꎬ符合前述宋廷对他“转行五官”的奖赏ꎮ⑤ 宋廷的不吝封赏ꎬ终使他发出“吾
今日上不负天子ꎬ下不忝所生矣”的感慨ꎮ

但绍兴和议签订后ꎬ宋金战事暂时停止ꎬ宋廷对如傅忠信这类归正军人的政策也开始“由用转防”ꎮ
其实早在绍兴四年南宋针对金国的一次军事行动中ꎬ由于两个指挥官均是来自北方的归正军人ꎬ宋高宗

就曾命杨沂中另选将领对二人进行节制ꎬ“盖欲犬牙相制ꎬ决无他虞也”⑥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曾任伪职的

傅忠信很难继续任职于川陕前线ꎬ“有旨受北界任使者ꎬ易以诸路阙”ꎮ 他改任安德军承宣使、权发遣荆

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ꎬ以官升一级的方式调至内地为官ꎮ 直到绍兴二十六年(１１５６)ꎬ傅忠信才借“新改

作五军”之机ꎬ任御前前军统制⑦ꎬ“迁履正大夫”ꎬ二十余年间阶官方才迁转一级ꎮ 不过ꎬ宋廷对傅忠

信的荣誉性封赠并未中断ꎬ“八遇郊祀加恩ꎬ累封清河郡开国侯ꎬ食邑一千七百户ꎬ食实封二百户”ꎮ
绍兴三十一年(金正隆六年ꎬ１１６１)ꎬ金海陵王举兵南下攻宋⑧ꎬ宋金之间平息了二十年的战火重

燃ꎬ南宋朝廷“有诏急敕备边”⑨ꎮ 九月初ꎬ金兵首先在川陕一带向凤州(今陕西凤县)发起试探性进

攻ꎬ“犯凤州之黄牛堡”ꎮ􀃊􀁉􀁒 宋金双方在川陕一带展开拉锯战ꎬ吴璘亲率大军迎战ꎬ反守为攻ꎬ收复陕西

一带多处州县ꎮ􀃊􀁉􀁓 因战事紧急ꎬ“有司以梁、洋接岐、雍ꎬ而洋边尤剧ꎬ请于朝ꎬ丐除武臣领州事”ꎮ 本来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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廷任命吴琦为知洋州ꎬ但时任知兴元府姚仲认为吴琦所率军队属于金州(今陕西安康)节制ꎬ与自己统领

的兴元府“事不相干”ꎬ请求予以撤换ꎬ宋廷遂任命傅忠信为知洋州兼管内安抚使、沿边都巡检使ꎮ①

此时的傅忠信年过半百ꎬ依然在绍兴三十二年(金大定二年ꎬ１１６２)跟随吴璘北上收复泾原、熙河等

地ꎬ参与围攻德顺军之役ꎮ 但他已无法冲杀在第一线ꎬ因此宋军取得收复陇右地区的战果后ꎬ就回到了

后方ꎬ“三路既下ꎬ遂班师”ꎮ 当年八月ꎬ金兵在陕西一带发动反击ꎬ完颜璋等领军对南宋收复的西北军事

要地德顺军(今宁夏隆德)展开持续不断的进攻ꎮ② 形势危急ꎬ傅忠信只得再次率兵北上ꎬ“复提兵至汉

中”ꎮ 恰在此时ꎬ新继位的宋孝宗“诏吴璘审度措置ꎬ保全川蜀”③ꎮ 吴璘不得不忍痛放弃泾、原、熙三

路ꎬ“敌乘其后ꎬ璘将士死亡者甚众ꎬ三路复为敌有”④ꎮ 宋军主动后撤ꎬ惨败而归ꎬ傅忠信只得返回驻地ꎮ
其时虞允文出任川陕宣谕使ꎬ“与大将吴璘议经略中原”⑤ꎬ他鉴于“梁、洋密迩敌境ꎬ惧其侵轶我

也ꎬ议欲留守将”ꎮ 吴璘举荐傅忠信留屯青座ꎬ“命先下ꎬ公至屯ꎬ设方略ꎬ多间谍ꎬ修要害ꎬ明斥候ꎬ为
不可胜之计ꎬ虏讫不敢南”ꎮ 青座寨位于利州路的洋州(今陕西洋县)境内ꎬ“洋居华山之阳ꎮ 东北控

魏ꎬ南蔽蜀ꎬ实为重地ꎮ 南接汉川ꎬ北枕古道ꎬ险固之极􀆺􀆺梁、洋控御要害之地有三ꎬ曰褒谷ꎬ曰骆谷ꎬ
曰子午谷ꎬ而骆谷与子午皆在洋”ꎮ 防守各谷口又有“八关”ꎬ“并总于青座寨”⑥ꎬ可知此地战略意义

之重大ꎮ 但其时“南山骆谷诸关隘并各损坏ꎬ戍守之兵ꎬ各不过老弱十数人”ꎬ虞允文和吴璘商议后ꎬ
“于利州东路人马数中量留一千五百人”ꎬ由傅忠信率领前去防守ꎬ同时负责招徕北方前来投奔的

民众ꎮ⑦

隆兴和议之后ꎬ傅忠信回到洋州驻扎ꎬ“诸路班师ꎬ公归镇”ꎮ 之后他治理州事务求清虚ꎬ“务简静ꎬ束
吏爱民ꎬ盗贼妥帖ꎬ境内肃然ꎬ农扈安之”ꎮ 傅忠信的任期届满ꎬ洋州百姓又请求朝廷延长时限ꎬ“诏履正

大夫、安德军承宣使、御前前军统制兼知洋州傅忠信令再任”⑧ꎮ 最终他在洋州为官五年ꎬ卒于任上ꎮ
傅忠信的一生跌宕起伏ꎬ先后经历了南宋、金、伪齐三个政权ꎬ戎马半生ꎬ如他自己所说:“吾出长

安ꎬ转战百余里ꎬ扶老携幼ꎬ无所失ꎮ”但在两宋之交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之下ꎬ他最终选择效忠于大

宋政权ꎬ正如志文所言:“遭世之劫ꎬ处乱臣贼子间􀆺􀆺盖«传»所谓士之洪毅者ꎬ惟公得之ꎮ”

三、傅忠信家族的婚姻与南宋川陕战区的武将交游网络

«郭氏墓碣»称郭氏“世家华州下邽ꎬ唐汾阳王之后”ꎮ 这里说她乃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后裔ꎬ年代久

远ꎬ实难考究详情ꎮ 郭氏与傅忠信应是自患难中相识ꎬ“相夫子以忠义起家”ꎬ卒于淳熙三年ꎬ享年 ６２ 岁ꎮ
以此推知ꎬ她当生于政和四年ꎬ比傅忠信小十岁左右ꎮ 综合二人的墓志ꎬ可以看到他们的子女也与军旅

有着密切联系ꎬ进而从中可以窥见南宋时川陕地区兴州地域集团的内部结构ꎮ
(一)傅忠信的子女及其婚姻状况

据«傅公墓铭»记载ꎬ傅忠信有子 １６ 人ꎬ也许他出身行伍的缘故ꎬ前七子均服役军中ꎬ第八子傅铨

先他半年早卒ꎬ傅镛、傅钺、傅锡“皆保义郎”ꎬ“余幼ꎬ未仕”ꎮ «郭氏墓碣»则称有子 １５ 人ꎬ差异在于

«傅公墓铭»有傅锷、傅镐二子ꎬ«郭氏墓碣»无此二人ꎬ另有子傅 ꎮ 对女儿数量的记载也不相同ꎬ«傅
公墓铭»记载为“女六人”ꎬ«郭氏墓碣»则记“女十人”ꎬ未知孰是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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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氏夫妻的长子傅钧在传世文献中有相关记载ꎮ 乾道四年(１１６８)ꎬ郭氏向朝廷上书ꎬ“乞将故夫

德顺军与金人见阵立功转一官指挥ꎬ回授与男钧收使”①ꎮ 待到郭氏去世ꎬ傅钧的阶官已从武翼郎转

至武节大夫ꎬ并得到知凤州的差遣ꎮ 此后ꎬ他的仕途也比较顺利ꎬ淳熙三年经川陕制置司陈请ꎬ宋孝宗

下诏命他与知兴元府田世雄“各与转一官ꎬ任满日并与再任”ꎮ② 傅钧官至兴元都统司前军统制兼知

凤州ꎬ后来更任金州都统制ꎮ 傅氏夫妻其余诸子ꎬ也逐渐得到在地方任职的差遣ꎮ 但«傅公墓铭»刻
于乾道元年ꎬ«郭氏墓碣»撰写于淳熙四年(１１７７)ꎬ两方墓志镌刻时间相差 １２ 年ꎬ在这期间其子女的

婚姻及仕途均有所不同ꎬ尤其是诸子官职发生了较大变化ꎬ具体如下:
　 　 长子傅钧:武翼郎、行御前前军统领军马→→武节大夫、前军统制、知凤州

次子傅钜:忠翊郎、利文剑州巡铺→→修武郎、知兴元府城固县

三子傅锐:秉义郎、利州东路安抚使司准备差遣→→从义郎、右军部将

四子傅镇:修武郎、前军第二将部将→→武翼郎、知阶州福津县

五子傅鈵:修武郎、前军第三将部将→→武翼郎、成都府广都县监税

六子傅镗:忠训郎、前军第二将队将→→修武郎、前军统制

七子傅铎:成忠郎、前军第一将部将→→忠训郎、阶州巡检

另有傅镛、傅钺、傅鉴为保义郎ꎬ傅锡为承信郎ꎬ其他人未仕ꎮ 从阶官来看ꎬ傅氏诸子多以武职入

仕ꎬ呈现出鲜明的家族特色ꎮ 这也影响到傅氏诸女的婚嫁ꎬ长女适忠翊郎魏毅ꎬ三女适秉节郎、前军第

二将准备将程经ꎬ四女适秉义郎杨廑ꎬ五女适成忠郎杨大昌ꎬ六女适修武郎、准备将张观ꎬ七女适忠训

郎杨庑ꎬ只有次女嫁给了进士冯尧卿ꎮ 通过傅氏家族的仕进和婚姻状态ꎬ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非常明显

体现出“武将世家”的特性ꎬ也映射出川陕战区的特殊形态ꎮ
(二)兴州地域集团内部的婚姻与交游

南宋时期特殊的国防态势ꎬ使川陕战区逐渐形成了以吴氏为核心的“兴州地域集团”③ꎬ而傅忠信

可算其中一员ꎮ 傅忠信在逃离李师忠的追捕之初ꎬ本就想去投奔吴玠ꎬ后因故未成ꎮ 迟至绍兴八年ꎬ
金人归还南宋河南、陕西之地时ꎬ他才顺势回到大宋ꎬ并隶属王俊部下ꎮ 王俊起自行伍ꎬ“军中号为

‘王开山’ꎬ所向无前也ꎮ 然性强犯上ꎬ吴玠亦畏其反复ꎬ而喜其勇ꎬ以其女妻其子”④ꎬ显系吴氏武将集

团一员ꎮ 宝鸡之战时ꎬ他又在杨政麾下ꎬ杨政“故为吴璘裨将”⑤ꎬ当然也与吴氏关系密切ꎮ
此外ꎬ与傅忠信同为关中凤翔人的杨从仪ꎬ也是在北宋末年金兵入侵时应召入伍ꎬ长期在吴氏兄

弟麾下作战ꎮ⑥ 所以ꎬ绍兴三十年(１１６０)宋金战端再启ꎬ吴璘继续征召自己的旧部ꎬ并借机将这批人

安置在关键岗位ꎮ 如傅忠信知洋州之事ꎬ宋廷本来任命的是金州前军统制吴琦ꎬ吴琦前任知陕州ꎬ绍
兴和议后“为利州路兵马钤辖ꎬ知兴州兼行营右护军选锋统制”⑦ꎮ 但姚仲以兵马不相节制为由ꎬ迫使

宋廷予以撤换ꎬ任命吴氏集团的傅忠信为知洋州ꎮ 巧合的是ꎬ乾道元年傅忠信卒后ꎬ接替他的正是杨

从仪ꎬ仍然是吴氏旧部ꎮ 两人墓志关于洋州的撰写也很有趣ꎬ«傅公墓铭»称傅忠信在洋州的任期将

满ꎬ“民竭作诣诸台借留ꎬ部使者以闻ꎬ朝命因任之”ꎮ 杨从仪的墓志铭则记载ꎬ杨从仪赴洋州任ꎬ“洋
人闻公之来ꎬ举酒相贺曰:‘复得吾邦旧使君矣ꎮ’老稚欢迎ꎬ不绝于路”⑧ꎮ 这或许是借百姓之口ꎬ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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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出川陕一带民众对于兴州地域集团的深厚情感ꎬ这建立在十余年惨烈的战争之上ꎬ更是该集团能够

延续的重要因素ꎮ
再者ꎬ傅忠信有婿名叫杨大昌ꎬ杨从仪有子也名杨大昌ꎬ综合各种史料ꎬ可以推断傅、杨两家存在

姻亲关系ꎮ 而且就目前看到的多方南宋初年川陕地区武将墓志来说ꎬ他们子女的婚嫁对象也以武将

为主ꎮ 杨从仪的女儿和孙女基本都嫁给了武官ꎬ这些人或有差遣或仅有阶官ꎬ但可基本断定出自武将

家族ꎮ 吴璘另一重要部将彭杲ꎬ子嗣多从军ꎬ女儿也多嫁给武官ꎬ长女嫁与“武节郎、侍卫步军司后军

统制郭倪”①ꎮ 郭倪祖父郭浩亦出自兴州地域集团ꎬ郭倪也是南宋中期之后逐渐兴盛的郭氏军事集团

的重要一员ꎬ曾任殿前司都虞候ꎮ②

傅忠信等武将不仅互为儿女亲家ꎬ甚至连孙辈也彼此联姻ꎮ 如王光祖ꎬ本是秦州成纪(今甘肃天

水)人ꎬ绍兴十年从军ꎬ“隶秦凤路经略司事武顺吴公璘”ꎬ其兄弟王兴祖、王承祖均在川陕地区任军

职ꎬ四子也都从军ꎬ长女嫁与“右武大夫、权知凤州军州事傅公之长子ꎬ曰汝砺ꎬ保义郎”③ꎮ 这里“傅
公”的官职正与傅忠信长子傅钧相吻合④ꎬ显系一人ꎮ 而杨从仪墓志铭记载ꎬ他有女儿嫁给“保义郎傅

汝弼”ꎬ傅汝砺和傅汝弼应该是兄弟关系ꎮ 如此看来ꎬ南宋川陕地区的所谓兴州地域集团内部ꎬ存在

更加复杂的婚姻关系ꎮ 这一集团的成员大多原籍陕西ꎬ以吴氏为核心ꎬ其中很大一批人世代为将ꎬ在
军队中盘根错节ꎬ并凭借婚姻形成更为密切的社会关系ꎮ

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与军事基础ꎬ吴璘之孙吴曦才错估了形势ꎬ在开禧年间公然发动叛乱ꎮ
开禧二年(１２０６)十二月ꎬ吴曦向众人宣布降金之事ꎬ将官王大中等人率先表示效忠ꎬ“皆称贺听命”ꎮ⑤

而王光祖墓志中则提及其次子名叫王大中ꎬ“以材武称”ꎮ 两处文献记载的“王大中”ꎬ或许就是同一

人ꎮ 作为吴璘的老部下ꎬ王氏家族成员支持吴曦叛乱也在情理之中ꎮ 吴曦兵败被杀后ꎬ虽然史籍中没

有关于王大中下落的记载ꎬ但可以想象作为叛军成员ꎬ其家族肯定会受到严厉处置ꎮ 而与他们有着姻

亲关系的傅忠信家族ꎬ应该也受到了牵连ꎬ其后人在军中的出仕与升迁之路ꎬ或许就此断绝ꎮ 掌握史

书编纂权的南宋中央朝廷ꎬ必然会对这一武将群体的事迹进行刻意贬抑ꎮ 这就导致傅忠信、王光祖、
杨从仪、彭杲等抗金将领ꎬ都未能得到在«宋史»中立传的礼遇ꎮ 在传世文献中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ꎬ
幸赖出土墓志ꎬ我们才得以还原这一群体的人生经历ꎮ

四、结语

北宋后期陕西地区名将辈出ꎬ如韩世忠、曲端、吴玠、吴璘、郭浩、张俊、刘锜、杨惟中等人ꎬ“皆西

人也”⑥ꎬ他们为南宋初年稳定政局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而当时宋金双方在陕西进行了多年的拉锯战ꎬ
因此大量陕西人参军入伍ꎬ效力于不同势力ꎮ 如陕西关中人韦仪ꎬ也是在乱世从军ꎬ不过他单纯追逐

功名利禄ꎬ曾言“吾等不幸生于乱世ꎬ羞与编氓为伍ꎬ苟励志靖乱ꎬ功名可图”ꎮ 他先投入范致虚麾下

广锐军ꎬ后入伪齐、金ꎬ以武德将军、骁骑尉致仕ꎬ卒于正隆元年(１１５６)ꎮ⑦ 他的人生与傅忠信的经历

迥异ꎬ这也反映出在时代大潮裹挟下的普通人ꎬ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“忠君”观念ꎬ他们的选择往往

出于生存考虑ꎬ诚如«傅公墓铭»所说:“中原士夫迫于威劫ꎬ波荡从之ꎬ鲜有全操ꎮ”两相对比ꎬ傅忠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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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宋代官制辞典»所列«政和、绍兴武官阶表»ꎬ他的阶官正好至“右武大夫”ꎮ 参见龚延明编著:«宋代官制辞典»附表 １８«政和、绍兴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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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忠心于大宋便显得尤为可贵ꎬ因此志文开篇即强调傅忠信“誓为我宋纯臣”ꎬ并且通篇都在刻意

突出他的这一特质ꎮ
然而ꎬ傅忠信的早年经历终使他难以得到南宋中枢的信任ꎬ直至绍兴十年后才加入吴璘麾下ꎬ虽

有战功ꎬ但不显赫ꎮ 大概也是受到身份影响ꎬ傅忠信虽然参加了数次军事行动ꎬ但均未获重用ꎮ 虽然

志文一再重申吴璘对他比较信任ꎬ但是他自己及诸子均任职于兴元府都统司而非更核心的兴州都统

司系统①ꎬ这一事实表明南宋川陕军政长官对其早年经历多少存在顾忌ꎮ 绍兴和议后ꎬ他曾有二十余年

的闲置ꎬ亦体现出这一情形ꎮ 所以志文再三强调他“誓为我宋纯臣”ꎬ其中也透出几分无奈ꎮ
两宋之际傅忠信的跌宕人生ꎬ其实是当时千千万万经历时代剧变的普通民众的缩影ꎬ然而传世文

献更多关注政治、军事等重大事件ꎬ诸如傅忠信这般寻常人的生活ꎬ很难进入史家的视野ꎮ “原来我

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ꎬ不过是被种种力量筛选过的、幸存下来的碎片ꎬ另外那巨量的史实ꎬ都已被屏

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ꎮ”②傅忠信从平民到武将的一生ꎬ正是在传统历史叙事体系之外的

遗珠ꎬ属于被遮蔽、被遗忘的历史片段ꎮ 透过他的个人经历ꎬ我们能够从具体人的角度看到社会历史

变迁的另一面ꎮ 他遭遇过的乡民的生离死别、人生境遇的浮沉不定、乱世下的艰难求生ꎬ让我们看到

了一个真实的人的历史是生动而鲜活的ꎮ 历史不仅是庙堂上的唇枪舌剑ꎬ亦不限于战场上的生死鏖

战ꎬ它更是社会转型中基层民众适应与调整的过程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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